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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

杨剑龙 王 童

〔摘 要〕在后革命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史诗、反思、传奇、谍战等
不同叙事类型，创作呈现出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拓展革命
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着某些缺憾: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
了小说的意味; 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叙述; 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神境界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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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学者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称为“后革命”时
代，认为“革命的绝对正确被建设的需要所代替，
国家的社会政治氛围渐渐由现实主义、平民主义、
务实哲学与分析思维所塑造，中国进入了一个正正

然的后革命时代”〔1〕。在谈到“后革命时期”的革
命文化时，陶东风指出: “后革命时期延续了革命
时期建立的基本政体和国体，但是却放弃了革命时

期的高度政治动员、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禁欲
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革命
文化’当然不可能是原来革命文化的简单复兴，而
是对革命文化的改写和挪用，因此准确地说是‘后
革命文化’———后革命文化不是原创性的文化，而
是原先的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的新

形态。”〔2〕在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中，后革命文化也
呈现出新形态，影响与左右着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

创作。
在新世纪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中，呈现出

不同叙事类型。在延续《保卫延安》、《红日》、《红
岩》等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传统中，史诗类的小说
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史诗类小说以革命历史的
重大事件为背景，在展现曲折坎坷的革命历程中勾

勒刻画革命领袖与人物形象，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氛

围中展现出革命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黄亚
洲的《日出东方》以“五四”运动到井冈山会师十年
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形象化地再现中国共产

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坎坷历程，刻画了陈独秀、
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创始人的生动形象，在遵

循历史史实的基础上，生动描绘中国共产党建党初

期的历史。赵万里的《西柏坡》以 1947 年 3 月西
柏坡成为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为
背景，全景式地描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从撤

离延安转战陕北、到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决
定性胜利的历史过程。小说在土地改革、三大战
役、七届二中全会、夺取政权等顺时序的结构中，刻
画了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性格的魅力和丰富的内
心世界。张惟的《血色黎明》以“五四”至抗战前夕
闽西苏区为背景，囊括了南昌起义、龙岩暴动、井冈
会师、古田会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等
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刻画了罗明、邓子恢、张鼎丞、
陈丕显、杨成武等诸多革命人士，呈现出艰苦卓绝
革命斗争中的风云变幻与革命信念。
在摆脱了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后，在摆

脱了以阶级斗争视阈观照革命历史的方式后，一些

作家以反省历史反思革命的角度重新观照与描写

革命历史，出现了一些反思类的革命历史长篇小

说，或从人性的视角分析革命历程中的曲折与坎

坷，或从怀疑的眼光分析历史事件中的复杂与迷

惘，呈现出与以往革命历史小说迥异的色彩。李洱
的《花腔》以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葛任生死之谜的探
究为主要情节，通过医生白圣韬、劳改犯赵耀庆、法
学家范继槐的讲述，呈现了东渡扶桑学医、回国京
沪任教、投奔苏区、参加长征颠沛流离的葛任坎坷
经历和悲剧命运，以个人在历史动荡中命运的不同

叙述，形成了对于历史与英雄的嘲弄与颠覆。项小
米的《英雄无语》通过孙女“我”的口吻叙写了“爷
爷”集英雄与土匪、英勇无畏与寡廉鲜耻于一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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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形象，他为革命卧底敌营、护送情报将生死
置之度外，他对与他共同生活的三位女性却只有欲

望发泄却没有任何真情，从历史与人性角度对于英

雄与英雄主义进行反思。柳建伟的《爱在战火纷
飞时》刻画了出身名门望族投身革命的地下党张
世杰的形象，他在敌占区出生入死与日军、伪军、汉
奸和国民党周旋，为革命根据地运送战略物资，他

在与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中，再三违反革命纪律，

解放后他放弃了将军的授衔，回到家乡当小学校

长。反思类小说或颠覆历史，或反思英雄，或回眸
革命，呈现出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迥异的色彩。
在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中，有的作品在革命历史

的背景中叙写主人公坎坷跌宕的命运，呈现出鲜明

的传奇色彩。都梁的小说《亮剑》叙写了革命将领
李云龙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从他任八路军某独立

团团长抗击日寇到“文革”期间受迫害自杀，在这
个身经百战性格暴烈的草莽英雄身上，充满着传奇

色彩，他多次抗命、四次降级、多次复出，却洋溢着
宁折不弯铮铮铁骨的英雄气概。朱秀海的《音乐
会》叙写朝鲜抗日志士携儿女流亡中国的故事，其
妻儿双双被日本人虐杀，为了遵循保护烈士遗孤英

子的诺言，游击队员们前赴后继先后壮烈牺牲，英

子成为游击队最后一名女战士。傅建文的《长征
谣》以红军警卫连连长秋水伤愈追赶长征部队、妻
子栀子千里寻夫的故事，形象地再现了坚苦卓绝的

长征历程，在坚贞爱情与坚定信念中呈现出传奇色

彩。传奇类的小说以主人公的人生传奇为主要叙
事内容，革命历史背景的铺置使作品具有引人入胜

跌宕起伏的可读性。
在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中，以地下党

谍战为题材的作品成为新世纪创作的亮点。高杰
贤的《拂晓长春》以 1948 年解放长春的战役为背
景，却以隐蔽在茂昌大药行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忘我

奉献、奋斗牺牲为主线，他们在国民党内部策反、给
围城大军运送稀缺药品、乔装打扮传递情报、护送
烈士遗孤出城，在扑朔迷离云谲波诡的谍战故事

中，呈现出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异彩纷呈。都梁的
《狼烟北平》以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沦陷区北平为
背景，围绕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在抗日和解放战争

期间的合作与较量，在秘密的特务工作、惊险的刺
杀锄奸、浪漫的爱情故事、惨烈的严刑审讯等情节
中，展示谍战工作的残酷惊险。徐贵祥的《八月桂
花遍地开》以江淮地区抗日斗争为背景。新四军
高级将领沈轩辕临危受命任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

兼警备司令，他以其绅士风度和家族力量赢得日军

驻屯军司令松冈大佐的信任，担任了陆安州汉奸政

权的市长，他分化瓦解汉奸武装力量，统一指挥陆

安州的国民党军独立旅、新四军七支队、地方武装
以及民间抗日力量，同松冈联队展开殊死决战并将

其全歼。谍战类小说往往在敌我阵营难以辨别中，
将共产党人地下斗争的艰苦卓绝、惊心动魄写得一
波三折触目惊心。
我们将新世纪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分为

史诗类、反思类、传奇类、谍战类，其实这些作品的
划分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只不过某部作品更注重某

些方面的叙写罢了，从而我们可以观照分析新世纪

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的某些现象与症候。

二

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单纯注重
史诗性不同，与 90 年代新历史小说主观勾兑历史
迥异，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呈现出多元化的色

彩，虽然史诗类作品仍然是创作的基本类型，但是

在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中呈现出某些新

的色彩。
( 一)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革命历史背

景中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以描写
革命历史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艰难曲折和以革命英

雄主义、革命理想主义为基调的革命历史小说，常
常以正剧或悲剧的形式出现，作为正面主人公往往

具有英雄人物的光明磊落智勇双全的优秀品质，

《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的刚毅勇猛冷静果断，《林
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的随机应变智勇双全，《红岩》
中的许云峰的赴汤蹈火正气凛然，《红旗谱》中的
朱老忠的坚韧不拔有勇有谋，都呈现出人物形象的

高大辉煌，但一定程度也显露出人物性格刻画的简

单化与平面化。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

中，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作品克服了
以往小说注重英雄形象刻画的简单化平面化，而强

调人物心理性格内在的复杂与丰富，有时突出了人

性的生动与深刻。在刻画共产党领袖人物时，与以
往小说很少关注领袖个人情感家庭生活不同，新世

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常常对于他们的个人情感家

庭生活予以关注，如《西柏坡》中描写毛泽东对女
儿李讷的舔犊深情、与毛岸英的父子之情，刘少奇
和王光美在山村缔结情缘、刘少奇制止了贫农团批
斗地主的过激举动等，都呈现了领袖性格的丰富与

丰满。在反思类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在颠覆历
史回眸革命中，尤其注重人物性格的复杂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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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英雄人物的刻画更趋于立体化。项小米《英雄
无语》中的英雄“爷爷”是一个忠于革命无所畏惧
的英雄，他卧底敌营出生入死，化妆跟踪刺杀叛徒，

护送情报舍生忘死，“面对组织他是那样的忠诚英
勇，信守诺言，从不讲任何代价和条件，即使组织叫

他赴死，他也决不会皱一下眉头”。但是他对待先
后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位女性，却呈现出粗暴愚昧封

建暴君的色彩，“大山给了他勇猛、顽固、粗犷，同
时也给了他愚昧、粗暴和简单”，呈现出人性的复
杂与丰富。都梁《亮剑》中的李云龙是一位驰骋战
场身经百战的英雄，他正直刚烈铁骨铮铮，“面对
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但是他有
着农民的狡黠与自私，他枪毙战俘我行我素，满口

粗话性情暴烈，与英雄人物的正面形象构成了某些

反差。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
刻画中，努力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复杂，注重英雄

人物的七情六欲，往往从人性深处审视人物的复杂

性，使人物呈现出与传统英雄人物迥异的色彩。
( 二)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审视革命历

史时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革命历
史的复杂性偶然性在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

表现得格外突出，革命中充满着阴谋虐杀，历史里

隐藏着蒙骗愚昧。高杰贤《拂晓长春》里国共两军
对垒时长春被围困，茂昌大药行中共地下工作者迎

接长春解放前夕艰苦卓绝的斗争，并非如以往作品

中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智勇双全料事如神，却在难以

预料的斗争中常常遭遇不测: 企图调虎离山的假情

报，却暴露了地下党组织线索，导致不少同志被捕;

截获了敌人要杀害战友的秘密情报，企图从屠刀下

解救战友，却遭遇更大的损失; 对于露出蛛丝马迹

的内奸，却未能追查到底，以至放虎归山留下致命

隐患。革命充满着血腥与危机，共产党人是人而非
神，革命的复杂性偶然性被生动地写出。李洱的
《花腔》通过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三者的讲述，
探究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葛任生死之谜，不同人物众

说纷纭的叙述，充满着矛盾与悖论、混乱与驳杂，使
这桩历史谜案更为扑朔迷离，是对于革命历史的某

种颠覆与怀疑，“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 历
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个确已不存在的
事件或时代，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纸、文件袋”。徐贵
祥《八月桂花遍地开》描写江淮地区的抗日斗争，
却分别描写国民党、共产党、游击队的抗日斗争，完
全颠覆了以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观念，在

刻画人物形象时，也将其复杂性偶然性写出: 刻画

主人公沈轩辕时，通过抗日战士王凌霄对“死去”

情人的思念、共产党部队政治部主任彭伊枫对红军
教员的追述、日本军队对神秘总指挥人物的寻觅，
刻画分别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特派员、高级将领、警
备司令、新四军陆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书记、伪陆
安州的市长的沈轩辕。在描画汉奸时，分别刻画不
同的形象，如“皇协军”师长宫林济虽置身汉奸队
伍中，但内心充满着民族耻辱感，最终率领部队走

上抗日之路; 汉奸排长李伯勇内心也充满强烈自卑

与耻辱感，后来投身抗日阵营。小说在重新阐释革
命与历史中，也重新呈现出人物的复杂性。
( 三)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继承叙事传

统时拓展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
在谈到“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时，有学者指

出: 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意识形态

的背景下，“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资
源在当下语境中的复现，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一

方面，它在形式上延续了旧有的革命的意识形态，

强调了现实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 革命性的

合法起源; 另一方面，它又小心翼翼地清除或淡化

了那些旧有的革命历史题材模式与现实秩序不相

融的部分( 对革命理想性的追求，阶级平等等政治

诉求) 。”〔3〕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新世纪的革命历
史文学创作，既延续了“十七年”革命的意识形态
的传统，又淡化甚至颠覆了某些与现实秩序不相融

的部分，在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的丰富性

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方面题材创作的多样化。
作为中央特科人员项与年的孙女、福建省委书

记项南的女儿的项小米，她以其对于先辈生活与经

历的熟悉，在《英雄无语》中叙写了“爷爷”的故事。
项小米谈到涉及特科、地下工作、文革、爱情等非常
纠结的内容时说: “你没有机会反复写，你必须对
得起自己的良心，因为首先得对得起你小说里描写

的那些人，如果为了避免踏雷或者迎合什么，那还

不如不写。”〔4〕项小米以其对于先辈生活的熟悉、
对于那些事与人的良心，在小说创作中呈现出其独

特个性。17 岁入伍的朱秀海对于部队生活情有独
钟，创作了长篇小说《痴情》、《穿越死亡》、《波涛汹
涌》、《音乐会》，他的创作常常在激烈的战争场景
中叙写人物命运，在战争的逆境与困境中剖析与拷

问人性，从而呈现出其对于战争与人的独特思考。
曾服役于坦克部队的都梁，复员后曾做过教师、公
务员、公司经理、石油勘探技术研究所所长等，创作
了《亮剑》、《血色浪漫》、《狼烟北平》等作品，他的
作品大多以具有阳刚色彩的男性为主角，耿直、倔
强、善良、义气，在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呈现出民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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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性格的塑造。1978 年入伍、1991 年毕业于解放
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徐贵祥，有比较丰富的军旅生

活和较好的文学修养，创作了《马上天下》、《仰
角》、《历史的天空》、《明天的战争》、《八月桂花遍
地开》等小说，他在跌宕曲折的故事中刻画性格鲜
明的人物，在困境与绝境中凸显人物性格，崇尚革

命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在人物命运的沉浮中具有

独特的感染力。
新世纪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

丰富的色彩，注重刻画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丰富

性，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拓展革命

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推进了“十七年”革命
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丰富了新世纪文坛的文学

创作。

三

在评说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的实绩

时，我们也看到了存在的某些缺憾与不足。雷达在
《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指出，“与世界上许
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与庄严的文学目标相
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
品，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5〕。革命历史长篇小说
创作中同样存在着某些缺憾。
( 一)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影视改编的

影响下，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

味。影视与小说创作的互动成为读图时代的现象，
小说因改编为影视作品而走红畅销，影视因小说的

畅销而扩大收视率。在新世纪诸多革命历史题材
的电视剧受到青睐: 《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年内播
放 6 次，“全国有 101 个频道在放《幸福像花儿一
样》，有 50 多个频道同时在播《暗算》，《亮剑》在江
西卫视回放 7 次，在重庆台播了 8 次，每次收视率
都高于该时段其他剧目的全年平均收视率”〔6〕。
由于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热播，对于此类题材长

篇小说创作起了某种推动作用。
由于影视剧在传播面、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

影响，一些小说家在构思与创作过程中或多或少地

受到了此方面的左右，这使小说多了影视剧色彩，

而少了小说意味。如在增强人物对话中淡化了对
于人物心理心态的描写。影视艺术具有形象直观
的特点，小说艺术需要读者通过想象重构小说境

界。受到影视艺术的影响，一些小说往往出现大段
的人物对话。如徐贵祥《八月桂花遍地开》开篇描
写在苏鲁皖长官部战区司令李长官命沈轩辕任陆

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李长官与沈轩辕一

问一答的对话; 《拂晓长春》开篇在长春被围食物
匮乏背景中宝山要父母收留静美的对话，都呈现出

电视剧台词的色彩，而少了小说描写的生动与光

彩。赵万里的《西柏坡》过多的人物对话，影响了
人物心理性格的刻画，因此有读者评价说: “就体
裁而论，此书更接近于电影文学剧本，而不是小

说。”〔7〕受到影视艺术的影响，在注重场景设置中
淡化了对于小说起承转合的层次感。影视作为综
合性艺术，其编剧有注重场景设置的特点，将人物

与情节置于某个特定的场景中，形成电视剧某些特

征。如《亮剑》第一章以李家坡战斗开始之前李云
龙为多弄些手榴弹和后勤部长张万和软磨硬泡、李
家坡阵地上李云龙率独立团歼灭山崎大队两个场

景构成，呈现出电视剧的场景特征。如傅建文的
《长征谣》以长征经过的毛儿盖、界首、两河口、界
首、卢定等场景转换，形成小说的基本结构。高杰
贤的《拂晓长春》第一部分基本以场景构成小说叙
事方式: 般若寺门口，高太太收留一乞儿; 乞儿家

里，高宝山将乞儿送回; 高家客厅，高家将艺专毕业

的静美留下; 高宝山房间，宝山与静美心心相印; 高

家屋舍，搜粮队搜走八百多斤粮食……长篇小说叙
事的场景化，形成了小说结构的电视剧特征。
( 二)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市场经济的

左右下，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

叙述。市场经济冲击了中国文学本应坚守的“生
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8〕，动

摇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应有的庄严态度，降低了作

品的原创能力和经典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革

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畸形的复制能力”〔9〕和以
“俗”取悦读者的迎合姿态。进入新世纪，随着市
场经济影响力的不断增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

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迎合市场、迎合读者的媚俗倾
向，在将诸多言情、谍战、传奇等通俗因素融入作品
中时，往往呈现出某种复制的色彩，甚至出现了粗

鄙化、庸俗化的意味，缺少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
经典化的叙述。
谍战工作是革命工作中最具危险和挑战的一

种，对谍战故事的合理想象和叙写，会使革命历史

题材小说达到引人入胜的境界; 但是想象不同于编

造，叙写不等于夸大，一味猎奇求险的谍战叙事有

时只会损害革命历史小说的精神品质，使小说成为

情节刺激而精神空虚的庸俗读物。《拂晓长春》叙
述周玉璞、周西同、瘸舅、金子明、李云凡等中共地
下党员在长春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谍战壮举: 牺牲

自己解救抢粮的饥民、在国民党内部策反、给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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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运送稀缺药品、乔装打扮传递情报、舍身营救
党外进步人士、护送烈士遗孤出城、错遭组织关押
依然无怨无悔……地下党员们忘我牺牲的壮举令
人震撼，白色恐怖下的暗战使人心惊。然而小说很
像一个通俗的长篇故事，惊险刺激的谍战叙事中缺

少人物内心的刻画，缺少细节、环境的描绘，连篇累
牍的谍战情节缺乏疏密有致的安排，较少精神情感

的升华。从某种角度说，云诡波谲的故事情节在小
说中“独霸天下”，通俗化“说书式”的谍战叙事弱
化了革命历史小说理应具有的革命精神，一味求奇

求险、惊心动魄的谍战情节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深
度; 小说通俗有余而意蕴不足、曲折跌宕而有时经
不住推敲，关注通俗化的表达中却少了耐人咀嚼的

经典化的叙述。
( 三) 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后革命语境

制约下，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神境界

的超越。新世纪以来的后革命语境拒绝革命时期
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视阈，注重借用

革命文化的丰富资源进行日常化叙事，带有一种将

理想主义世俗化、甚至只重“肉身”忽略精神的倾
向。在这种后革命语境制约下，革命历史长篇小说
创作在整体上更注重回归日常化的表述，往往更注

重将革命者或英雄人物作为血肉丰满的“人”来
写，突出人物日常的七情六欲，却在一定程度上忽

略了人物崇高精神境界的叙写，更缺乏对于精神境

界的超越，以至于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创作更多了通

俗文学的色彩，而少了精英文学的追求。
《长征谣》以日常化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叙
述，唱响了一曲优美的“长征”歌谣。伤愈的红军
警卫连连长秋水与被红军俘虏释放的瑞士传教士

循原路返回贵州，在苏区留守的秋水之妻栀子雇佣

乔弹匠沿长征路线千里寻夫，年轻的乔弹匠痴迷于

栀子的美貌，但栀子的坚贞善良感动了弹匠，经历

了坎坷波折的夫妇最终同时到达遵义，但茫茫人海

相遇绝非易事。小说以日常化的叙述生动再现了

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以传奇浪漫的笔触表现了秋

水与栀子的坚贞爱情。然而小说执著的日常化叙
事弱化了小说的精神追求，大量琐碎凡庸的生活细

节冲淡了小说的革命气息。如，乔弹匠对栀子“动
手动脚”的细节、乔弹匠逛窑子发泄性欲的情节
等，多少给小说抹上了庸俗色彩，弱化了作品的精

神力度。《狼烟北平》以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狼烟
滚滚的北平为背景，围绕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的合

作与较量展开叙事，展现深明大义的地下工作者的

奋斗与牺牲。对于这段充满危险艰难的革命牺牲
史，作家都梁过于注重人物的七情六欲，在一定程

度上忽略了人物崇高精神的叙写，如，过度放大人

物欲望的叙写使地下党员方景林几乎成为一个自

由散漫、爱情至上的“问题”党员，方景林第一次与
年轻貌美的罗梦云接头就提出“以后除了工作上
的事，我还可以再约你吗”的要求，此后屡次借接
头之机与梦云谈情说爱。作家似乎常常将爱情故
事“塞进”革命中，让方景林与罗梦云的秘密接头
变为“幽会”，过度的日常叙事损害了小说中革命
者形象，革命精神被婀娜、妙曼的肉身所遮挡，一些
缺乏精神超越的日常化表述成为作品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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